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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六○　由公轉私

慧明辭過淵明，心裏又害怕起來，溜出招待所，逃至校道，滿以為安全了，誰知在花圃旁遇到方教授，像犯了罪似地讓路，並說：

「方教授，您好！」

方教授望了她一眼，沒說甚麼，繼續走他的路。他來帶淵明去他家吃飯，淵明說：

「您來得正好。」

慧明走了以後來，不是來得正好麼？方教授剛認識她，因此半路淵明絕口不談她，想稱讚她，也強忍住。忍住不說閒話難，忍住不稱讚她更難。

方教授在廚房裏跟夫人說半路上看到慧明，慌張鬼祟，十有八、九是從六棟樓出來的。因此吃飯的時候，方夫人對淵明說：

「今天你要痛快地吃一頓，我知道你單身，一定會替你介紹女朋友。來，乾杯！」

淵明喝了半杯，笑着說：
「我喝酒是逢場作興。每次只喝剩下的一半！」

方夫人不知他笑甚麼，說：

「讓我先介紹班上的學生。李亞冰從廣州來，你是知道的。她在廣州有一個很要好的男朋友，聽說快要結婚了。陳慧明來自北京，也有一個要好的朋友，聽說也快結婚了。善文娟的男朋友是另外一位同學，我忘了他的姓名，他們都來自河北。」

方教授說：「他叫常小齊。」

方夫人說：「對了，常小齊，我怎麼不記得了？！他是孫教授最得意的門生。還有一位學生叫張雋，來自武昌，聽說已快嫁人，遲幾天才到。」

這樣介紹學生，可謂別開生面，她沒介紹另外幾個男生，不是在勸淵明不要動女生，是甚麼？她不知淵明不會故意動女生，也不會故意不動女生。方夫人繼續說：

「我們的國情和加拿大不一樣。女孩子一旦有了男朋友，別人是不能碰的。如果碰，便會像過街老鼠，遭人喊追喊打①！」

方府請客似已變為鴻門宴，淵明故意諧謔：

「在加拿大，女子沒有男朋友也不能碰，碰了會被告性騷擾。傳統上，地球和月亮相處，地為陽，月為陰。現在你們男追女，男的是月亮，女的是地球，一無所有，也是追定了，不允許有第二個月亮出現，供地球挑選。另外，我遊過神州不少地方，看過不少老鼠，並不曾見人追打。有的老鼠和人相處無間，橫過人行道散步。像對付老鼠一樣「喊追喊打」，相當於「不追不打」。來，讓我們為不追不打乾杯！」

說完，舉杯向方教授敬酒。方教授夫婦不得不跟他碰杯②。乾杯以後，方夫人替他斟酒。但他說喝完了再加。方夫人不跟他辯，把話匣子轉入正題。今天沒請人作陪，本意在此：

「我們有許多賺錢的門路，只欠資金。不知黃教授肯不肯賞臉，和我們做合資生意？」

「我是讀書人，沒有多少錢，也不會做生意。你們為甚麼不去找工商界的華僑來合作？」

「資金多，做大生意，資金少，做小生意，十萬、八萬美元也可做生意。」

「你們想做甚麼生意，有沒有牌照？」

「牌照快拿到，甚麼生意都可以做。」

淵明以為可以任他挑選，說：

「八萬美金開個店賣文房四寶，起名清黌齋，我倒有興趣。」

「你不了解國情。在中國甚麼能賺錢，就做甚麼生意。我的兒子能得到最快的信息。有了信息，便可以低買高賣。」

「怎樣結帳呢？」

「很簡單。把你的八萬美元向政府註冊，以後每年賺錢，一部分對分，一部分加入投資。開始幾年，連本帶利，全部投資，以利滾利③。」

「虧了又怎樣攤分呢？」

「不會虧的，以低價買入，高價賣出，怎麼會虧④？」

「事情要就不做，要做就得認真。你們先去起草公司法，以後再談！」

方夫人想，公司法不過是一張紙，說：

「讓我們為做合資生意乾杯！」

三人舉杯，淵明又飲剩下的一半。方夫人為他斟酒，他還是說喝完以後再加。方夫人道：

「你也太不領情了，你的酒所剩無幾，還不乾杯？」

「我說過喝酒只是逢場作興，每次喝不過半。」

吃飯的時候方教授不斷地抽煙，熏到淵明咳嗽，不僅不停抽，竟然勸告他：

「你要多休息，以免傷風感冒。夏天無故咳嗽，是身體虛弱所致，應多鍛煉，增加抵抗力。」

淵明沒辦法。飯後不久，便借故告辭，打道回府，一日勞累，未洗澡便倒睡在床。

亞冰呢？昨夜看《遊子情》，今晨又為「尿夢」嚇醒，所以精神有些虛弱，演講前洗了一個冷水澡，加上準備充分，表現得不錯。只是至演講完畢，便逐漸不支，獨個兒回宿舍休息。累意催人睡，直到慧明回來換裙，才把她從夢中叫醒。這一叫非同小可，朦朧中又以為濕了床，驗證以後，知是女兒家的事到了，趕快起床。雖然電視廣告在露骨地宣傳，用某某牌衛生巾，月事來了一樣可以自由自在，對她來說，卻不是這麼一回事。她懷疑廣告裏女孩的笑容是在月事沒來以前拍的。

慧明道：「我們一起去吃飯？」

「我不舒服，你一個人去吧！」

「今早你不是好好的？睡了一覺反而不舒服，是不是倒霉了？」

亞冰點頭，女孩子不想男孩子知道，用隱語來形容月事，倒霉是其中之一。香港人講吉利，不會這麼說。亞冰點頭。

「倒霉也得吃。不吃會弄壞身體的。你應吃含鐵的熱食。我媽媽用當歸炖補品給我吃，很有用呢！」

亞冰覺得她說得有理，硬撐着身體，和她挽手走出宿舍。慧明道：

「善文娟到哪兒去了？」

「她跟常小齊在一起。」

「你是說他們在談戀愛？」

「大家都知道，不是甚麼秘密。」

慧明心想，同是一件事，有人守密，有人不守密，有人大公開，甚至自我渲染。她說：

「我佩服她！」

「你剛見她沒多久，佩服她甚麼？」

「佩服她不守密。」

「他倆念師範的時候便已認識，已熟到能吵能鬧，不能分也不能合的地步。你多住幾天，自然會明白。」

慧明細嚼她的話。唔，為別人不能分，為自己不能合，這便是男女相處的終站。自己會不會走上這條路？是不是也進入了不能分的階段？

兩人出門不久，便遇到彭一中。今早，他發表想像力的時候，看見了新來的女生慧明。他不像淵明那麼專注，能口眼並用。慧明打扮出眾，頭髮燙得很帥，可說是靜中帶動，黑中帶柔。她的上衣呈淺紅色，遠看不知是絲做的，還是麻做的。衣薄可見內衣，凸出了可以入畫的胸脯。衣下的裙子大部分被書桌遮住，但他擅於畫畫，能用上身的比例，推斷出看不見的部分，一如《西廂記》裏的張生：雖然崔鶯鶯衣長過腳，仍能從她婀娜不勝的走態，推斷出她有一雙三寸金蓮。他把坐在位子上的慧明站起來，略加皴染，白裙招展，冒出一朵花。她的臉龐並不艷麗，但經過理髮師和他的處理以後，已足勞動群蜂。她身懷一種不可說的魅力，不去招惹人，人也會被招惹上⑤。她的魅力敲動了他的心鼓，加上反複思慮，鼓聲愈震愈響，震到自己和自己共鳴起來，難以自持。他不僅替她畫了像，還捕捉了她的風韻。他從常小齊那裏得知她和亞冰都住在善文娟的房裏，於是在開飯之際，把自己推到女生宿舍附近，算準她會從這條路走去飯堂。她說：

「這麼巧，在這裏遇到你。」

對亞冰和慧明來說，遇到他可真巧！他說：

「老馬識途，我帶你們去飯堂。」

於是兩人行變成三人行。飯堂一日三餐的時間有嚴格的規定，遲來吃冷飯冷菜，再遲沒得吃。因此一到開飯的時候，大夥兒蜂擁而至，空無一人的飯堂，忽然擠得水泄不通。善文娟和常小齊也都來到，與三人同桌共食。吃飯的時候，彭一中借「方便」去門外重新皴染慧明的畫像。談話中常小齊道：

「李亞冰，你今早的演講真不錯！」

「是黃教授的功勞。」

彭一中已回，低聲跟慧明說：

「黃教授喜歡上亞冰了。」
亞冰瞪着他，顯出不高興的樣子。慧明不反對他的話，人是自私的，有人替她揹黑鍋，她不必害怕了。亞冰腰疼，沒吃完便帶着碗筷回宿舍去了。不久，善文娟和常小齊也去了。剩下慧明，彭一中見機會來了，豈肯放過？說：

「你初到本校，我帶你去參觀一下。」

慧明怕別人說他和淵明好，不願意跟他在校道上同行。和彭一中則沒有這份感情，沒有這份懼怕，同意與他同行⑥。彭一中性急，幾乎想說：「早上我初見你就傾心；現在我再見你就有意。」但想到不可一畫求成，說：

「你的頭髮是哪裏燙的？真帥！」

她沒想到他從「頭」說起，說：

「是到西安以後才燙的，應該感謝理髮師。」

「不是。你看過夏萍主演的電影《羅馬假期》嗎？理髮師替夏萍理髮以後，便愛上了她，他不相信自己的手藝能理出這樣漂亮的頭！」

他談戀愛如唱山歌，怎麼慢，還是比人快，奢想在山歌唱完以後便和她結為牛郎織女。他的愛意沿着她的捲髮溜滑，只可惜她不應，說：
「理髮師收了我的錢便走了，可見我的頭比不上夏萍的頭！」

「不是你的頭比不上夏萍的頭，是你的理髮師比不上夏萍的理髮師。」

慧明不願他盯住她的頭，說：

「剛才他們說你是孫教授的秘書。你可真是年青得志呀！」

一中順勢自我介紹：

「年青得志說不上。我出身農家，後來考入軍校，歷經不少艱辛，才輾轉到孫教授門下。今年我已三十一，沒結婚，又沒女朋友，怎麼說得上得志？當然，能為孫教授處理雜事，也算是我的運氣。我是畫畫的，希望藉理科文憑出國，到巴黎去觀摩藝術。法國人的浪漫，充分表現在畫畫及時裝設計上，我到法國那天，才能說是得志。」

「這麼說，你是文、理、武三全呢！」

說完，想起另一位跨行人物。雖然都跨行，只有一人跟她有情；是這情區分了兩個人物。他說：

「我替你畫一張像好不好？」

她萬想不到見面不到一天，他便要畫她。給人畫會留下記錄，絕對不行。本來以為跟他走校園可以撥開大家對她與淵明之間的疑雲，現在似乎反而因此惹了禍，說：

「我不配，你去畫李亞冰和善文娟罷！」

他把畫好的素描在她眼前一晃，她失聲說道：

「你在甚麼時候偷畫了我？」

「在宿舍裏！」

「我不信。你還給我，不還我以後再不理你⑦。」

他畫慧明，本是要討好她，現在以為把畫送給她，她便會喜歡上他，因此說：

「我本來就是畫來送給你的。」

用一個紙上的她換一個活生生的她，有甚麼不划算？她呢？回宿舍以後，把畫捏成一團，仍不放心，終於把它撕得粉碎。唉，情不是理，一旦缺乏默契，甚麼都補救不來。

他跟她分手以後，心裏十分高興，回到宿舍，與常小齊攀談起來，說：

「我在追慧明！」

「你不查一查人家是否已婚！」

「已婚也要追！」

「看來你是一見鍾情了！」

「我該怎麼辦？」

「你的點子多，不必我幫忙。不過，好女孩不喜歡快。你幾度追不上女孩子，可作前車之鑑。」

「你慢慢追，追上了善文娟，還不是吵吵鬧鬧。我喜歡法國人的浪漫。浪漫的人敢愛，愛是無罪的。」

「我說不過你。但你不應拿我來開心。」

彭一中不再說話。但他只是不再跟常小齊說。晚上和別的同學一道兒去校門外宵夜，跟大夥兒宣佈他愛上了慧明。不認識她的同學免不了問長問短，轉瞬消息傳開，她又多了一顆衛星∣∣在西安的衛星。

亞冰呢？她回宿舍以後，又倒睡床上。在外無親，不覺傷感起來。有人說上天是公平的，女孩因生育帶來不便及痛楚，但多活幾歲，算是補償。只可惜這公平是群體的，在女兒事上，她顯然比一般女孩痛苦，半睡半醒，睡夠仍睡，顯得十分無奈，直到善文娟和慧明關燈入睡，仍然在床上思索，思索中忽然有人粗暴地捶門。善文娟吩咐過她及慧明，夜裏不可出聲，不可應門。門聲再響，外面有女人聲音，說要查房。善文娟和慧明都被驚醒。房內並無藏身之地，善文娟只好開門，那女子衝進房間，罵道：

「查房不開門，是不是藏了男人？」

說完便到床位上搜查，先搖亞冰，亞冰經不起風霜，禁不住哭了起來。慧明起床解說：

「我們是外地來學習的，一時找不到地方住，暫時住在這裏。」

女人罵道：

「誰都會這麼說。罰款，明早給我搬出去！」

兩人理虧，只好乖乖地交錢，第二天清晨，搬了去二十三棟樓住。這裏比宿舍略大，但也沒私人洗澡間，而且住客來自四方，慧明決定搬水回房洗澡，亞冰不想在別人面前亮身，回方家換洗。

【評註】
1 下禁制令了！

2 方教授夫婦臉色一定不好看。

3 把淵明的八萬美元「滾」掉！

4 學校裏的教授都想鑽營「公私之術」，怎樣為人師表？

5 作者藉一中重新皴染慧明，染至骨處。

6 心中有此念，才怕別人知道。

7 畫又不是妳的，如何說「還」？


